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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普通话母语者为研究对象进行跨语言研究，调查分析该人群在进行第二外语法

语学习时经常或可能出现的语音问题，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通过音系比对、语音分析的方法进行这

些问题的纠因，在分析过程中，主要以元音、辅音的特征和汉语拼音的教学为锚点，以音素、音位为分

析对象，抓住了诸如音节组成、音位对立的特征要素等进行分析，以求在音段层面全面剖析这些语音问

题。本文的研究过程及结果，在对于分析中国的外语教学中的语音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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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cross-linguistic study with subject L1 Mandarin, L2 English speakers is conducted to examine the 
phonetic inaccuracies in learning L3 French, commencing an explanatory study by means of com-
paring phonological inventories, analyzing phonemes, during which the focus fixed on the charac-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ml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5120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5120
http://www.hanspub.org


关思扬 
 

 

DOI: 10.12677/ml.2022.105120 900 现代语言学 
 

teristics of vowels, consonants, and the pedagogics of Hanyu Pinyin. With the subject phonemes, 
focusing on the syllabification and contrast, the study analyzes the phonetic inaccuracies on the 
segmental level. The methodology and outcome of the study is of referring values to the pedagog-
ics of foreign langua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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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多年以来，第二外语一直作为中国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之一[1]，而法语是其主要教授语言之

一。尤其是对成年人来说，在一个语言的学习阶段，会产生语音的迁移问题。第三语言习得的过程曾被

视作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子门类，也就是说“二”既指第二门语言，也指称二以上的任何数量的语言[2]，
但近年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第三外语习得被以一个单独的门类得到重视。许多研究表明，

第一外语的习得对于第二外语习得有较大的影响，尤其是在母语与外语关系较远时，这种影响更为明显

[3]。因此，研究这种迁移和其他语音问题，尤其是在对比语言学的视角，在理论阶段和实践的教学阶段

都有较大的意义，但是此方面的研究分析仍然处于欠缺状态，在语素及更低层面的语音错误纠因仍不完

备、不具体，目前的研究主要涉及句法学、形态学[4]等方面，鲜有在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切入分析法

语习得过程中的语音问题的探究。 
本文作为语言学的一个方向，限定的研究范围为音段音系学，“音段音系学”是与超音段对比的学

科分类[5]，排除了超音段中音调等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通过对比分析汉语、英语、法语的音系和音段结

构和构成，以三种语言的标准语作为语料选材，以语素和音位为基本的研究对象，采取了文献研究、比

较研究、历史分析和总结归纳的方法，将中国法语学习者中规模最大的以英语为第一外语人群作为目标

群体，探讨研究了音段层面的法语语音问题的原因，有助于在类似方向上更多分析的开展，对第三语言

语音的研究具有促进意义，与此同时，对于在中国开展的外语教育具有帮助作用。 

2. 汉语、法语、英语音系比对 

本文所涉及的三种语言均有收到广泛公认的标准语(其中汉语普通话由中国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

会修订；标准英音被认为是不列颠英语的标准语[6]，通用美式英语被认为是美国东北部英语的标准语[7]，
标准法语由法兰西学院修订)，为免于进行过于广泛的讨论，在此只考虑这几种标准语：汉语普通话、英

语的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以及标准法语(行文中将用“普通话”、“英语”、“法语”)。为更好地对

三种语言的语音进行辨析，首先比对三者的音系。 

2.1. 汉语普通话音系简述 

汉语普通话系属于汉藏语系–汉语族–汉语–官话–北京官话，普通话不属于典型的音调语言，而

是具有声调轮廓(音节的音高因声调不同而改变) [8]。普通话母语者习得语言时时着重强调的也是声调的

变化，而不多涉及音位的变换，这一点与汉语拼音的学习也有一定的关系，第五章将回到这一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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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普通话的元音数量根据分析角度不同，有数种不同的观点，从零个[9]到六个不等。此处选择五个

元音音素的分类法，分为高三个元音/i/、/y/、/u/、中元音/ə/和低元音/a/ [10]。另外，普通话中存在成音

节辅音 /m/、/n/、/ŋ/、/z/、/ʐ/，其中的后两个在相当多的字中出现，作为一个完整的音节。这一现象与

许多非专业人士的看法不同，其认为普通话中，每一个音节必然有一个元音[11]，这一观点有部分原因在

于，中国传统上将每个字的读音分为声母和韵母，而韵母一般为元音音素。当然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汉

语中的成音节辅音[z] [ʐ]可以被视作元音[12]。 
一般认为普通话包含 22 个辅音音素，见下表 1。 

 
Table 1. Consonant inventory of Mandarin Chinese 
表 1. 普通话辅音音素 

 双唇 龈 卷舌 龈颚 软腭 

爆发音 
送气 pʰ tʰ   kʰ 

不送气 p t   k 

鼻音 m n   ŋ 

擦音 f s ʂ ɕ x 

近音/近音  l ɻ   

塞擦音 
送气  t͡sʰ ʈʂʰ tɕʰ  

不送气  t͡s ʈʂ tɕ  

2.2. 英语音系简述 

英语属于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西日耳曼语支–盎格鲁–弗里西语组，归因于英国的殖民扩张，

英语有较大内部差异，呈现出多中心结构[13]，因此在选择英语标准语时，为便于讨论且不丧失本文语言

环境，这里选择了中国人学习英语时一般接触到的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这两种英语标准语的音系

大同小异，因此在此处不考虑其内部差异，只将其看作一种语言。 
元音方面，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含有数量较多的元音音位和双元音组合，并且有长短元音对立

现象，在此通过图 1、图 2 表现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的元音。 
 

 
Figure 1. Vowel inventory of Received Pronunciation 
图 1. 标准英音元音音素 

 
图 1、图 2 中可见，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都含有 12 个单元音音素。英语中元音的系统比较包容，

较大的容忍范围内的元音发音不会影响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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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Vowel inventory of General American English 
图 2. 通用美式英语元音音素 

 
辅音方面，标准英音和通用美式英语的辅音音素几乎完全相同，其中涉及到的对立类型在表中均标

记为清–浊对立，但这并不是全部现实，第四章会回到这一内容。本文选取的两种英语标准语的辅音音

素如下表 2： 
 
Table 2. Consonant inventory of English 
表 2. 英语辅音音素 

 双唇 唇齿 齿 龈 龈后 硬腭 软腭 喉 

爆发音 p b   t d   k g  

鼻音 m   n   ŋ  

擦音  f v θ ð s z ʃʒ   h 

边音/近音    lɹ  j (ʍ) w  

塞擦音     tʃdʒ    

2.3. 法语音系简述 

接下来分析的是本文目标语言法语的音系。标准法语隶属于印欧语系–罗曼语族–西罗曼语支–奥

依语支，从系属关系讲，其与英语的关系更为贴近，加上历史上两者的互相影响，音系互有借用(如英语

的音素[v] [14])。如若对比普通话和法语的语音，因为两者无法直接证明有共同起源，且长期无直接接触，

两者具有的巨大不同也可以理解。 
法语的全部元音音素如图 3： 

 

 
Figure 3. Vowel inventory of Standard French 
图 3. 标准法语元音音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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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可见，标准法语共有 16 个元音音素，其中鼻元音四个，圆唇元音(非鼻化) 6 个，另[ə]在大多数

发音场合中作中元音，接下来要讨论法语元音音系中值得注意的两个问题：/e/-/ə/-/ɛ/的三重对立和/a/、/ɑ/
音素的合并。 

2.3.1. /e/-/ə/-/ɛ/的三重对立 
法语中的中元音[ə]涉及到许多的屈折变化。/e/-/ə/对立出现在法语中最常见的第一组动词屈折变化中：

不定式–第三人称单数–第一人称复数。同样的对立也出现在其他变位场合，如 peler/pəle/ - elle pèle/pɛl/ 
- pelage/pɛlaʒ/和 crocheter/kʁɔʃte/ - ellecrochète/kʁoʃεt/ - crochetage/kʁɔʃtaʒ/。现在向这一/e/-/ə/对立加入/ɛ/
时，就得到了/e/-/ə/-/ɛ/三重对立，如：appeler/apəle/ - j’appelle/apεl/ - appellication/apelasjɔ̃/，每一个音素都

被指定了一个动词词干或词根：/ə/用作不定式和名词，词根的/ɛ/出现在第一、第二、第三人称单数变位

中，/e/出现在第一、第二人称复数变位中[15]。 

2.3.2. /a/、/ɑ/音素的合并 
虽然历史上标准法语中的/ɑ/与/a/曾经被视作两个独立的音素[16]，在不同环境中发音不同，但在目

前的法语中，两者呈现出逐渐融合的态势，对于相当大基数的巴黎地区法语母语人群，两者并不构成不

同的音素，而且这一现象在年轻人中更为明显，在最新的国际音标中，这两个音也不再被视为两个独立

的音素，而是被合并为/a/ [17]。 
法语的辅音音系与其他罗曼语较为类似，其辅音音素如下表 3： 

 
Table 3. Consonant inventory of French 
表 3. 法语辅音音素 

 双唇 唇齿 龈 龈后 硬腭 软腭 小舌 

爆发音 p b  t d   k g  

鼻音 m  n  ɲ (ŋ)  

擦音  f v s z ʃʒ   ʁ 

边音/近音   l  j ɥ w  

 
与英语、普通话相比，法语另有两个独特的辅音，硬腭鼻音/ɲ/和小舌音/ʁ/。关于这两个辅音音素的

问题将在第四章得到解决。 

3. L3 法语习得中元音的语音问题 

第三章中将要开始分析 L1 普通话，L2 英语人群的 L3 法语元音问题，造成元音发音问题的诱因有很

多，常见的问题在此归类为：元音音位问题、两个连续元音字母读音问题和母语缺失元音音位问题，共

三项。 

3.1. 元音音位问题 

如第二章中汉语普通话元音音系分析和图 3 所示，汉语普通话与标准法语的元音音素有很大的不同，

而与图 1、图 2 所示英语元音音素相比，两者相重合的音素其相对位置大约一致，另外两种语言还具有

虽然不是相同的音素，但是具有相当数量的共同特征、在发音听感上足够相近，或者在两种语言中均不

被视作最小对立对的元音音素，如，汉语普通话中的/a/与通用美式英语中的/ɑ/，其中美式英语中的/ɑ/发
音更前，而普通话中的/a/发音更靠后，两者因此更加靠近相同的音位，如图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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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Relative positions of Mandarin Chinese /a/ and 
General American English /ɑ/ with cardinal vowels 
图 4. 普通话/a/与通用美式英语/ɑ/与基本元音的相对位置 

 
因此，英语中的元音/ɑ/与普通话中/a/有相当大的重叠，并且不构成对立，这完善了以上观点，即：

普通话与英语的元音共有许多重叠的音位。因此，在本章中，将不考虑普通话母语者第一外语英语对法

语元音发音造成的影响，可以简化并不考虑英语在其中的影响。 

3.1.1. 普通话与法语中的中元音 
如第二章所述，普通话在某些分析中被视作只具有一个中元音音素/ə/，但是这并不代表普通话的中

元音发音区间窄。一般认为，普通话中元音音素/ə/共有四个音位变体，分别为[e]、[o]、[ɣ]和[ə] [18]，实

际上在元音图上覆盖了相当大的范围。而如图 3 所示，法语中的中元音音素也遍及元音图的中段，事实

上属于中元音较为丰富的语言。法语中的这些元音音素形成了多组对立，并不属于同一个音素。一般来

说，母语者能够很容易区分不同的音素，但是不能区分同一音素的不同音位[19]，因此普通话母语者将很

难区分法语中音位较为相近的五个前中元音[e]、[ø]、[ə]、[œ]、[ɛ]，特别是，根据法语的正字法，/ø/与/œ/
均可对应元音字母组合“eu”，[e]、[ə]和[ɛ]则均能作为字母“e”的读音，这种在普通话缺失的音素的对

立造成了普通话母语者对这些中元音的听感迟钝，也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发音上的混淆。 

3.1.2. 普通话与法语中的低元音 
在第二章中，已经叙述了现在标准法语中低元音音素融合的问题，但是仍需考虑在部分法语区中这

一融合并未发生，/a/与/ɑ/仍然作为两个对立的音素存在，注意：巴黎法语可以被视作标准法语的典型代

表，但是仍有部分被视作标准法语区的地区区分这两个音素(因此，这也是标准法语内部存在的问题)。另

外，在早年中国的法语专业教育中，也将两者视为两个音素进行教学，因此这里仍考虑这一问题，并与

普通话进行音系对比。 
根据本篇中所选取的视角，汉语普通话仅有一个低元音音素/a/，但是这一音素根据不同的方法，可

以分为多个不同的音位，这里采取徐世荣的方法，规定基本元音[a]与[ɑ]之间的元音音位为[A]，并将普通

话中的低元音/a/分为五个音位，[A]、[ɑ]、[a]、[æ]、[ɐ] [20]。可见，与上一小节所述原因相同，则普通

话母语者更难识别在他们母语中作为同位音存在的两个元音[ɑ]、[a]作为不同的音素/a/与/ɑ/，并更难从在

发音上区别这两个音素。但是考虑到标准法语中此两个元音音素融合正在进一步发生，这一问题或许在

以后会得到消减。 

3.2. 两个连续元音字母的读音 

在此需要明确两个此处采取的概念：双元音和滑音。双元音是起到单一元音功能的两个元音的序列，

与两个元音序列的不同是，双元音处于一个音节中，而两个连续的元音处于两个音节中[21]。其次是滑音

的概念，滑音也叫做半元音[22]，可以被视作相对应元音的非音节化等效词，并且与这些元音一样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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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元音的三个特征来分析(开度、圆唇度、前后)。另外，在一个双元音中，两个元音实质上也存在着主

要和次要的差别，其中次要的元音具由有[-syllabic] (音节性)的特征。在此得出结论，双元音中处于弱势

地位的元音和一个滑音具有相同的特征[-syllabic]，因此双元音中的弱势元音完全可以被一个滑音取代。

得出结论，滑音和元音在同一个音节中的组合仍然可以被视作一个双元音。 
标准法语中的双元音均为滑音+单元音组合，如表 3 所示，标准法语中的流音共有三个，分别是/j/、

/ɥ/、/w/，这三个流音对应的元音是/i/，/y/，/w/，这三个流音与法语中的元音以“流音 + 单元音”的形

式组合，构成了标准法语中的双元音。表 4 总结了这些可能的双元音。 
 
Table 4. Glide + monovowel diphthong combinations in French 
表 4. 标准法语流音 + 单元音组成的双元音 

元音 
音节首的流音 

/j/ /ɥ/ /w/ 

/a/ /ja/ /ɥa/ /wa/ 

/ɑ/ /jɑ/ /ɥɑ/ /wɑ/ 

/ɑ̃/ /jɑ̃/ /ɥɑ̃/ /wɑ̃/ 

/e/ /je/ /ɥe/ /we/ 

/ɛ/ /jɛ/ /ɥɛ/ /wɛ/ 

/ɛ̃/ /jɛ̃/ /ɥɛ̃/ /wɛ̃/ 

/i/ /ji/ /ɥi/ /wi/ 

/o/ /jo/ /ɥo/ /wo/ 

/ɔ/ /jɔ/ /ɥɔ/ /wɔ/ 

/ɔ̃/ /jɔ̃/ /ɥɔ̃/ /wɔ̃/ 

/ø/ /jø/ /ɥø/ /wø/ 

/œ/ /jœ/ /ɥœ/ /wœ/ 

/œ̃/ N/A N/A N/A 

/u/ /ju/ N/A /wu/ 

/y/ /jy/ N/A N/A 

 
法语作为音节等时语言，每个音节的音长大约相等，因此在长语段的发音中，不同的音节化方式会

造成不同的发音表现，错误的分音节会导致明显的语素的音长问题，对于法语学习者，这也是常见的语

音问题，也会导致对某些特定语段的韵律无法理解(如：诗歌) [23]。 
法语中，元音因环境和说话人的不同而可能带有[-syllabic]特征成为滑音。这一过程在标准法语中适

用性很高，当高元音/j/、/ɥ/或/w/前有非流音的单一辅音、后有元音时较易发生。因此，原本的元音经历

变化后与后一个元音构成音节。但是这一变化在特定的环境中会被阻止，如在阻塞音–滑音辅音簇后的

高元音/ɥ/或/w/并不会被去音节化形成滑音，而是保持了原来完整的发音过程，与后面的元音并不构成一

个音节而是形成元音间隙，保持了两个音节的完整[24]，其他的情况在此不作更加详尽的叙述。 
在此，英语的学习介入了问题。英语中由于正字法与发音相对的不吻合，导致相当数量的双元音有

不同的拼写，在某些环境中，即使是一个元音字母也可以作为双元音发音，如“prize”中的字母“i”作

为/aɪ/的标音。另外，无论是标准美式英语还是标准英音中很多双元音的拼写都包含了一个元音字母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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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辅音字母，如“now/naʊ/”、“boy/bɔɪ/”、“bay/beɪ/”、“bough/baʊ/”(其中前两者是取标准美式英

语转写，后两者取标准英音转写)。这些英语单词的拼写与读音的对应关系似乎导致了使用英语的人群在

朗读法语时忽视了两个元音字母构成一个双元音的可能。关于这种结果会造成的问题如下： 
由表 4 可见，法语中存在的双元音，均是流音 + 元音组合，在本土法语词的拼写中则均至少包含两

个元音字母。(之所以这么陈述，是因为 1) 标准法语中很多鼻元音的发音依靠元音 + 鼻辅音组合。2) 标
准法语正字法中字母组合“-ill-”表示流音/j/。3) 标准法语中字母组合“oi”经过多次音变，现在发音为

/wa/，即使字母与读音不能对应，但是巧合使其在长期的流变后仍然符合这一规律[25]。) 
以上三点共同造成的结果是，非法语母语者，尤其是母语为与法语系属关系较远的学习者，在说法

语时会更难认识元音的滑音化造成音节数量减少，这也导致了整体语音听感甚至语调的问题。 

3.3. L1 缺失元音音素的发音困难 

这一点将会更容易理解：如所示，标准法语的元音音系中存在很多汉语普通话、标准英音、通用美

式英语中不存在的元音，这些元音对于非母语成年人具有相当大的辨认难度和发音难度(儿童可以区分任

何语言的音系，但是这种能力在成年之后会消失[26])。在此将会简单将这些母语中缺失的元音进行列举。 
此处归纳的元音不包含法语中的鼻元音，鼻元音将在下一小节中进行分析。标准法语中出现，但是

在普通话、标准英音、通用美式英语音系中不存在的元音为前元音/ø/、/œ/，根据如上理由，这两者的学

习对于母语中缺失这两个元音音素的成年人更加难以习得，也更易混淆(见图 3)。 
标准法语是少数鼻元音与非鼻元音构成对立音素的语言，与之相对的，更多语言中的鼻化并不构成

对立，鼻元音也只是轻微鼻化，或者仅仅是非鼻元音 + 塞音/n/的组合[27]。本文所涉及的英语口音和普

通话中也属于后者，不包含高度鼻化的鼻元音，更不包含鼻音–非鼻音对立。因此法语中的鼻音对仅掌

握英语、普通话的人来说同样是新习得的语音。鼻音–非鼻音是一个二元特征，因此英语、普通话中轻

度鼻化的元音也被视作双元音或者是一个音节的韵基。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在法语的正字法中并没有直

接使用标音符号来表示鼻元音，而是与英语表示塞音/n/一样使用字母“n”，在此思维惯性再次发挥作用，

使学习者在发音时进行了与英语中鼻元音类似的处理，即对“n”前元音加以轻度的鼻化，在使用法语时

这种轻微的鼻化不能形成有效的对立，在此造成了发音的不到位。 

4. L3 法语习得中辅音的语音问题 

本章中将要分析的是以英语为第一外语的普通话母语者的第二外语法语元音问题。本章中更多立足

理论基础，通过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分析异同，以求解构母语为普通话的中国学生在第二外语法语存在

辅音语音问题的理论原因。 

4.1. 爆发音问题 

本节中将会分析第二外语法语学习中塞音发音内部的错误，本部分所分析问题的原因将被视作多种

因素共同诱发的结果，包括第一外语英语教学中过时概念的引用，母语中的爆发音对立模式的限制和母

语中音位的缺失等。事实上，普通话、英语、标准法语中爆发音的对立方式均不相同，在此首先分析三

者的爆发音对立模式，然后再进行整理分析。 
普通话中爆发音的对立呈现送气–不送气对立，即是[p]-[pʰ]的对立，见表 1，注意，这种对立与汉

语拼音所采用的拉丁字母“p”“b”不构成映射关系，汉语拼音用拉丁字母“p”标记的语音在国际音标

中表示为[pʰ]，而拉丁字母“b”对应的是国际音标中的[p]。 
中国中小学英语教育中对于英语爆发音对立给定的术语是“清–浊”对立，但是这是一个相对过时

的术语，不能描述英语中爆发音实际的对立方式。目前，描述英语(和很多其他日耳曼语族语言，如德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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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爆发音对立的术语是“强–弱”对立，相对于使用前者表示声带是否震动，日耳曼语族中的爆发音对

立模式明显强调其他因素的影响。在强–弱对立中，“强”指的是发音能量更大，“弱”指的是发音能

量更小，强爆发音总是送气更多，相对地，弱爆发音总是送气更少[28]。所以在英语发音中，许多在清浊

对立分析中的浊不送气爆发音其实质并不是浊音，因为这些音的初浊并不小于 0 [29]。 
如表 3 所示，法语中的爆发音的音位只包含清音和浊音的对立，与英语不同，法语中所有的爆发音

音素均不送气[30]，送气的爆发音在标准法语中只以同位音的形式存在，并不能构成对立。 
爆发音造成的问题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4.1.1. 发音中附着元音 
由于普通话中浊爆发音音位的缺失，在中国中小学英语的教学中，为了教学这一音位，一般采取的

说法是“声带震动”，但并未对声带开始震动的时间进行教学。注意，此处提到的“声带开始震动的时

间”，在语音学上称为“浊声初发时(Voice Onset Time, VOT)”[31]，区分一个辅音的清浊正是依靠浊声

初发时和爆发时的时间关系，也即浊声初起时。事实上，在向母语普通话存在的清爆发音添加[+voice]
特征时，他们发出的并不是 VOT 小于 0 的浊音，而是为清爆发音后添加了一个中元音音色来引起声带震

动，实质上仍然不是浊爆发音，VOT 仍然大于 0，这种爆发音在此我标注为[pᵊ]，[tᵊ]，[kᵊ]。在学习第二

外语法语的过程中使用这个音位替代法语中的浊爆发音音位并不可行，因为首先，这种带中元音音色的

爆发音在法语中仍然没有改变音素，不能形成对立，没有实际意义；其次，当这种语音被用于音节尾用

来模仿对应的浊音时，将有可能导致一个额外的元音[ə]，以至于可能多出一个完整的音节[C.ə]。 

4.1.2. 普通话中清不送气爆发音发音方式造成的谬误 
事实上，普通话中的不送气爆发音除阻时能量比法语中不送气爆发音除阻的能量小，听感上相较法

语的不送气爆发音不清脆[32]。而浊音比清音的除阻能量小，这也造成了普通话的不送气爆发音的能量处

于标准法语清音浊音的能量之间，反应在听感上即为，普通话母语者更难以区分法语中的[b]与[p]音位，

且在试图发出这两种语音时其实均与法语母语者有一定区别。 

4.2. “小舌音”同位音问题 

另外，法语教学过程中可能会强调“小舌音”的发音，并将其作为法语比英语、普通话新增的音位

进行教学，但是教学过程中往往只提及起调音部位是小舌，或者将其笼统称为“小舌颤音”。在国际音

标上，一般将法语中的日音标记为小舌擦音/ʁ/ [33]，其余日音均为它的同位音，但此处仍有必要将其提

取出来作为一节，因为这个所谓“小舌音”是法语发音的特征之一，能否发音准确与语音是否更标准有

很大联系。 
法语日音对相邻环境很敏感，在后元音前可能被实现为小舌擦音/ʁ/，而在前元音前则可能被实现为

其软腭近音变体/ɰ/，在两个元音之间可能被实现为/ɰ/ [34]或/x/ [35]。由此可见，法语教学中提到的“小

舌音”，或者“小舌颤音”，两个名次均不准确，一在这一音的调音部位不仅仅在小舌，也可以在软腭，

二则这一语音并不仅仅实现为颤音，甚至国际音标转写的音素是擦音而不是颤音，如果在所有情况下均

将其发作小舌颤音/ʀ/，则明显有失偏颇。 

4.3. 对硬颚鼻音的模拟 

法语中的硬颚鼻音/ɲ/是在罗曼语族中广泛存在[36]，但是英语和普通话中都不具有的音位，在英语

借词中，一般实现为与其听感类似的/nj/辅音串。尽管在声学和发音上硬颚鼻音/ɲ/与辅音串/nj/均不同，

但是相当多的罗曼语母语者仍会将两者互相替代，也就是说，对于有些人来说，这两个语音并不构成对

https://doi.org/10.12677/ml.2022.105120


关思扬 
 

 

DOI: 10.12677/ml.2022.105120 908 现代语言学 
 

立。(在不考虑严式标音的情况下，甚至可以将其视作同一音[37])甚至，在进行这一发音时，可能实现成

类似[j̃]的鼻滑音[38]。这也是本文中唯一一个对于如何在无法发出标准法语原音位时提供的学习建议：可

以使用/nj/辅音串来模拟标准法语中的硬颚鼻音/ɲ/。 

5. 汉语拼音教学的影响 

在中国的普通话教育中，作为帮助学习汉字和推广普通话的工具，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批准，汉语拼音成为了汉字拼读的主要方法[39]。汉语拼音是拉丁化的普通话标音系统[40]。
在中国的幼儿园里，孩子们学习拼音来辅助认读汉字[41]。在汉语拼音中，很多声母、韵母的音位与绝大

多数使用拉丁字母的语言不同，这也引致了一些问题，如，当母语使用拉丁字母的外国人阅读拼音时，

往往与普通话真正的读音有很大出入，或者完全不可读。但是这一问题其实并不仅存于汉语拼音，因为

很多文字在拉丁化过程中都有这种问题。想法，汉语拼音能够在借助极少量附加符号的情况下为汉字注

音，因此比威妥玛拼音等汉语拼音方案更有用[42]。尽管如此，汉语拼音中的某些注音方式在认知上仍会

影响外语的学习，因此，本章中将要通过对比汉语拼音与国际音标的方式，总结普通话母语者在第二外

语法语中教学中可能出现的语音问题。 
汉语拼音中声母与国际音标的对应关系如表 5 所示。汉语拼音中韵母与国际音标对应关系如表 6

所示。 
 
Table 5. Correspondence of Hanyu Pinyin and the IPA, consonants 
表 5. 汉语拼音声母与国际音标对应关系表 

 双唇 龈 卷舌 龈颚 软腭 

爆发音 
送气 p [pʰ] t [tʰ]   k [kʰ] 

不送气 b [p] d [t]   g [k] 

鼻音 m [m] n [n]   ng [ŋ] 

擦音 f [f] s [s] sh [ʂ] x [ɕ] h [x] 

近音/近音  l [l] r [ɻ]   

塞擦音 
送气  s [t͡sʰ] ch [ʈʂʰ] q [tɕʰ]  

不送气  z [t͡s] zh [ʈʂ] j [tɕ]  

 
Table 6. Correspondence of Hanyu Pinyin and the IPA, vowels 
表 6. 汉语拼音韵母与国际音标对应关系表[43] 

 
前 中 后 

非圆唇 圆唇 非圆唇 非圆唇 圆唇 

高 i [i] ü [y] i [ɿ], i [ʅ] [44]  u/o [u] 

中 a [ɛ], e [e]  e [ə] e [ɤ] o/u [o] 

低 a [a]   a [ɑ]  

 
由上两表可见，汉语拼音中符号与国际音标中符号的对应关系在部分音素上存在联系不紧密或者不

能对应的问题，本章中将着重汉语为母语的外语学习者在使用国际音标学习外语时因正字法出现的语音

问题进行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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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汉语拼音教学对元音的影响 

由表 5 可见，汉语拼音中出现了很多的一个符号表示多个音位的现象，如/i/就表示了非圆唇的高前

–中元音音位，但是母语的正字法(在此处特指汉语拼音)对于外语的元音识别造成影响[45]，这种一个符

号代表多个音位的现象对于外国语言学习，尤其是对于法语的学习中使用的国际音标，是极为不利的，

因为这会导致发音上，会倾向于使用母语拼音中对应的符号来发音，也就是发音中与法语中/i/的音位不

能吻合。 

5.2. 汉语拼音教学对辅音的影响 

由表 6 可见，汉语拼音中的爆发音与国际音标中爆发音的符号不能对应，对于这一点的分析见第 4.1
节，另外，汉语拼音中存在的一些音素在标准法语中不存在，或者这些音素与标准法语中发音类似的音

素并不构成对立，如/ʂ/-/ʃ/，/x/-/ʁ/ (前者为普通话中的音素，后者为标准法语中与之类似的音素)，以下通

过比照特征来说明两者的相似性，使用如下表 7 方法仍可以比较更多辅音的相似性。 
 

Table 7. Feature comparison of Mandarin Chinese and French /ʂ/-/ʃ/, /x/-/ʁ/ 
表 7. 普通话与法语中语素/ʂ/-/ʃ/、/x/-/ʁ/特征对比[46] 

 [consonantal] [continuant] [delayed release] [voice] [coronal] [anterior] [distributed] [strident] [lateral] [dorsal] [high] [low] [front] [back] 

/ʂ/ + + + − + − − + − − 0 0 0 0 

/ʃ/ + + + − + − + + − − 0 0 0 0 

/x/ + + + − − 0 0 0 − + + − 0 0 

/ʁ/ + + + + − 0 0 0 − + − − − + 

 
本章以简短的内容论述了汉语拼音作为一种标音系统在通过国际音标进行的外语教学中造成的影响

(本文中以法语为例)，对于未进行音系学、国际音标学习的外语学习者在学习中使用汉语拼音或使用汉语

中近似音的结果进行简单归纳。 

6. 结论 

在全文的行文过程中，从音系对比入手，由浅入深开展了对以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普通话母语者的第

三语言法语的语音问题音段层面研究，在元音、辅音，以及母语及外语教学方面产生语音错误的可能诱

因：在元音方面，错误可能来自母语的音位缺失、外语与母语的音位重叠，也可能来自不同语言音节化

过程的差异性；在辅音方面，这些错误则主要来自特定因素的问题，文中举例了三类问题，即爆发音的

发音问题、“小舌音”的发音问题和法语中特殊音素硬颚鼻音的发音问题；在母语、外语教学方面，则

是分析了汉语拼音为什么会对外语语音习得造成影响。问题的研究过程深入语音层面的差异，比如音位

对立、同位音等音系学概念性问题，也通过对浊声初发时的研究探索了语音学层面的不同。本文使用了

广泛的跨学科方法来探究问题落点，这一研究在语言学，尤其是比较语言学、三语习得的领域具有相当

的参考价值，同时也对中国的外语教学法的改进具有帮助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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